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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回第八回  老英雄縣監遭慘弧　小俠女黑夜報親仇老英雄縣監遭慘弧　小俠女黑夜報親仇

　　話說當下錢瑟公道：「柳女士改扮男裝，這裡頭還有一重公案。柳女士原籍是安徽，家裡有好幾百畝良田，日子也很可以過

得。只因他家的住宅，與一土豪家地界相連。這土豪是很有勢力的。這年土豪要築造花園，嫌地方小，派人來和女士父親商量，叫

他把住宅讓賣。女士的父親也是個古板朋友，回說『要我變賣房子，時光還早呢，到我沒有飯吃時光再議不遲。』　　派來的人碰

了這個釘子，回報土豪。土豪再叫人去說，『不肯賣也不敢相強，只是本宅要築造花園，這塊地倒又勢不能不用，現在本宅主人情

願把東門外新造－所房屋，與府上相換，府上得著了新房子，本宅也得用了地皮，一舉兩得，你道如何？我看這事府上很合算，既

避了變賣祖產的壞名聲，又自得了很好很好的新宅子，又與本宅主人拉了個交情，以後你與人家有甚事情交涉起來，人家知道你與

本宅主人相好，也懼怕你三分呢。』

　　卻被女士父親呸了一口道：『住嘴，你睜眼瞧瞧我是什麼人，可是要仗你狗主人臭勢的麼。別人怕你們主人，我偏不怕。別家

同我說倒還有個商量，偏是你們我偏不讓。我住自己的屋，吃自己的飯，你們拿我怎樣。你回去向你那主人說，說是我講的話，這

幾間破房子是祖宗遺傳下來的，片瓦塊磚，都不肯讓給人家，那怕是金子打造的房子，也不願調換。你下次也不必來了，我的拳頭

可是不認識你的。』一頓臭罵，罵得來人抱頭鼠竄而去。

　　土豪怒道：『這小子真是不識好歹，好意和他商量他倒這個樣子，那還了得。我治不下他，還好對付別人麼！』於是設下個毒

計，叫人偷偷的到女士家去種了點子贓，知會縣裡說女士父親是個強盜首領。

　　縣裡於土豪，本是奉令惟謹的，當下就傳齊了快班皂班壯班，親自帶著，到女士家。把前門後戶圍了個鐵桶相似，吶喊聲，一

齊打進。女士父親從睡夢裡驚覺，跳下床來，鋼鉤鐵尺像雨點般上來，兩腿上早著了三五下。

　　女士父親不知是衙役，拿出看家本領，一飛腿早踢倒了三四個。眾差役齊喊：『王法都沒有麼？縣大老爺在此。』

　　女士父親本是極守公奉法的，照他父女兩人的本領，休說這幾十個差役，就是千軍萬馬也不在心上。現在見縣官在此。知道必

是官司臨頭，好在自己並沒有做過違條犯法的事，心下倒也坦然，就低頭垂手，悉聽他們擺佈。上鏈鎖頸，像牽羊般牽到衙門裡。

　　知縣坐堂審問，問他為甚做強盜。女士父親道：『子民一競奉公守法，從不為非作歹，大老爺強盜的活，從何而來？』知縣

道：『本縣親自訪聞的，現在你家搜出贓證，你這廝還想抵賴麼？』隨叫把搜來的贓物給他瞧看，早見差役拿出一個袱包，當堂打

開，見裡頭是銀杯、銀碗、金鐲、金戒、沉香朝珠、翡翠翎管各樣珍寶都有，還有幾件衣服。女士父親道：『這些東西果然不是子

民之物，但不知怎樣會在子民家裡的，子民自己也沒有明白。』

　　知縣道：『要你明白也不難。』隨向籤筒裡抓出一把簽，擲下道：『與我重打這廝。』

　　女士父親道：『大老爺，子民究犯了何罪？要蒙大老爺賞刑？』

　　知縣道：『你這廝做了強盜，現放著真贓實據，還敢假作不知麼？』

　　女士父親道：『大老爺冤枉的很，冤枉的很。』知縣不去理他，只拍著旗鼓催快打。眾役不由分說，早把他拖出天井，頭向

北，腳向南，橫撳在地，一五－十，著實奉敬，女士父親迸住氣，一聲兒不言語。怒得知縣連喝重打。只聽豁喇一響，衙役手裡的

板子卻早截作兩段，瞧女士父親時，依舊白印都不曾起一個。

　　知縣叫換大板再打，女士父親是有功夫的人，這種竹板子那裡在他心上。不到一個鐘頭，早斷了十多條板子。知縣怒極，叫取

夾棍上來。兩旁的皂隸吆喝一聲，把夾根向堂上只一摜，知縣問道：『招不招，不招就要用大刑了。』

　　女士父親道：『子民沒有犯事，招出點子甚麼來？』兩個衙役，扳翻了女士父親，把他兩個腿子套在夾棍裡，問他招不招，索

性不開口。知縣吩咐用力的夾，兩個扯繩的衙役，用力把繩一收，只聽豁喇的一響，那夾棍迸了六段。知縣叫換取新夾棍來，如法

炮製的再夾。誰料繩子一收緊，又是一聲響，夾棍又迸斷了，知縣道：『這廝很有點子功夫，這種扶胃健脾的刑罰那裡配他胃口。

左右快生起火盆來，請這廝享受滿天星滋味。』

　　這滿天星是最利害最殘酷的一種私刑，恁你銅皮鐵骨的英雄，一見了也要魂飛魄散，是用一盆很旺很旺炭火，燒著幾千個銅

錢，燒的紅透，把犯人剝精赤了身子，卻把紅透的銅錢用鉗鉗著，蚩蚩的直燙。

　　當下這瘟知縣用滿天星私刑，把柳英雄燙得個皮開肉爛，焦臭異常，昏過去了好幾回。好個柳英雄，索性橫了心拼著一死，悉

聽他們擺佈。咬緊牙關，一聲兒不言語。知縣治的有點子嫌煩了，叫且收在監中，過天兒再審。

　　柳英雄收了監，土豪又叫人向柳女士道：『如肯把房子相讓，你老子的官司本宅主人可以替你們彌縫。』

　　柳女士到監裡探望父親時，乘便把這節事回了。柳英雄道：『甚麼官司不官司，這節事，大約就是這廝擺佈出來的。他想我怕

吃官司，就肯把房子讓給他了。我情願拼掉這條老命，祖宗傳下來的房產，一尺一寸都不敢喪掉。我活著一日，就保守一日。他要

謀我，等我絕了氣再看罷。兒呵，這幾間破屋，你不要看輕了。一塊磚頭一片瓦，都是你祖宗心血氣力掙來的，在我手裡喪掉了一

磚一瓦，我便對不起祖宗，我便是祖宗的不肖子孫。』

　　柳女士道：『父親現在在患難之中，總要先求解免的方法。照孩兒看來，暫時應允他，倒也未為不可。』

　　柳英雄道：『這是我寧死不為的。』柳女士沒法，又勸越獄逃遁。柳英雄道：『這更不對了。你枉做了我的孩子，連我的性情

都沒有識著麼。我逃走了，可還成什麼英雄。並且官府拿我，是說我做了強盜，一逃走情形更像了，倒授了他們口實。我雖然偷活

著一條性命，無端的背這惡名，也很沒趣味兒。而況眼前又沒有審實，瘟宮雖然強橫，總不見為沒有審實口供就為無端定罪的。我

這條命，或者還不至喪掉也未可知。』

　　女士見老人家執意不從，只得罷了。那裡曉得土豪得著回絕之信，馬上改變方針，賄買了獄官，叫把柳英雄活活處死。做官的

人，眼睛裡本只有銀子兩字，聽說有得銀子到手，早喜的心癢難抓，卻故意做出點子生意經，向來人道：『煩你上復貴上，這樁事

我可不能夠遵命，活剝剝一個拳捧名家柳英雄，就這麼弄死他，好似罪過一點子。我現在五十二歲了，通只一個三歲的小孩子，為

了這小孩子也應得修修呢，沒的倒乾這害理傷天事情。』

　　那來人也很是來得，聽了話就笑答道：『你老人家的話何嘗不是，只是敝上與你老人家，一竟很要好的，現在頭回兒煩你這點

子事，你老人家就不肯幫忙，敞上素來最是多心，他不道你怕罪過惜福，只道你瞧不起他呢，恐怕於事實上，你老人家未必有甚利

益。講到天理兩個字，本是沒有對證的。別的且不必說，只要瞧我們大人，孽要算作的了，拆散了人家多少夫妻父子，謀占了人家

多少田畝屋產，人丁恰又興旺。你老人家還迂點子什麼？』

　　獄官道：『你的話也是，在你貴上跟前，管不得什麼罪過不罪過，我只好拼著折點子福壽乾一干了。只是我不過是吩咐一句

話，動手卻要他們動手的。光只二百塊洋錢，怎麼能夠分派呢。監裡頭上下三等的口碑，都要照顧到，並且弄掉後，鄰封來相驗，

仵作一面也要弄妥，一面不平伏，發作起來，大家都脫不了干係。』

　　來人道：『你老人家的話，明白的很。仟作一面呢，我們自己料理，不敢煩你老人家操一點子心。這二百塊錢，一百塊是孝敬

你老人家的，一百塊作為監裡一切開銷。你老人家斟酌著行罷。』

　　獄官道：『我同貴上是至交，就白當當差也不在乎。只是二百塊錢，監裡開銷怎麼開銷得來，這數目總要好好增加起來。』

　　來人道：『大約要幾許才夠開銷？』

　　獄官屈指算道：『王四張大李六是動手的，這三個人的胃口是大慣的，總要六十塊錢才買的到一個肯字。三六一十八，就要－



百八十元了。孫金生是個總頭，少了不行的，也是六十塊，已經二百四十元了。其餘眾人分給他十塊八塊都不爭論，八個人每個人

八塊，八八六十四。除去零頭，至少需三百塊錢。我是隨便的，有也好，沒也好，決不和貴上爭論。』

　　來人回復了土豪，當夜就送了四百塊錢來。獄官點過，數目不差，道了謝。來人去後，獄官就傳禁頭孫金生和王四、張大、李

六三個禁子到衙門，吩咐道：『姓柳的犯人是本地大鄉紳張大人冤家，張大人送一百塊錢在這裡，叫把姓柳的擺佈死了。這一百塊

錢就是酬謝你我的。我已經答應下了，所以喚你們來公分。分定了，就好動手行事。』

　　孫金生並不回答，只把眼珠兒瞧著王四。王四會意，開言道：『老爺，一個著名的柳英雄，只賣得一百塊錢，好似太賤了。大

家在裡頭當差，也是苦不過，撞著這種外快生意，落得多賺他幾個，張大人又不是拿不出錢的人。』

　　獄官道：『我也知道，只是已經答應下了，說不得大家就委屈點子罷。』

　　張大接口道：『老爺，你是聖明不過的，監裡共是十二個人，孫大哥是頭兒，自然應該多派一點子。我們三個人是動手的，辛

辛苦苦了一會，大家想點子什麼，其餘眾人多少總也要派他們一點子。還有你老人家的分子。通只一百塊錢，每人扯得幾個錢到

手。』

　　李六道：『是呵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打穿板壁說亮話，大家抹過良心，乾這種沒天理事情，都為點子什麼。那姓柳的與我

們究沒有什麼冤仇呢。』

　　獄官勸了半天兒，大家終是不答應。沒奈何，只得向眾人道：『這事是我答應下來的，現在又不好再向張大人找價。你們眾位

又都不肯委屈，難來難去，倒難了我一個人。現在我情願吃虧點子，一百塊錢你們拿去分了罷，我的分子不要了。』

　　王四、張大還不肯答應。孫金生勸道：『銀子是用得盡的，情分是用不盡的，老爺既然這麼說了，就瞧老爺分上，少賺了幾個

錢罷。只要下回有好點子生意，求老爺多照應一點子是了。』

　　眾人見孫頭兒這麼說了，只得答應，拿了錢自去分派。臨走時光，獄官問：『今夜動不動手？』孫頭兒道：『今夜可不及了，

病還沒有報呢。』

　　獄官道：『這個不妨，報病日子可以倒填的，我已給你填上了，你們快點子去行事罷。張大人性子急不過，立等著回音呢。』

孫金生連聲答應，同著王四、張大、李六去了。」

　　春泉聽到這裡。插言道：「我們中國的監牢，真是世界上活地獄，沒罪的人可以無端的捉進來監禁，可以無端的把私刑處死，

不知到幾時辰光才能夠改良。」

　　瑟公道：「多不過九年罷了。」

　　春泉、靜齋問：「你為甚知道是九年？」

　　瑟公道：「預備立憲不是定期九年麼？到那時立了憲，監獄就不怕他不改良了。」

　　靜齋道：「且講那柳英雄事情罷。」

　　瑟公道：「柳英雄自收進了監牢，披枷戴鎖，與眾犯人住在一塊兒。監裡頭規矩，到了夜，犯人和犯人是連鎖在一條鏈子上

的。這條鏈子，名叫眾鏈，眾鏈是橫穿在犯人頸鏈裡頭的。一條眾鏈，連穿十個犯人，兩端卻鎖牢在柱子的鐵環裡頭。一個人轉

側，九個同鏈的都要牽動。

　　此時柳英雄遍體鱗傷，疼痛的不堪忍耐，那幾個同鏈犯人，偏偏不時翻動，冰冷的鐵鏈，牽著傷痕，痛的鑽心入骨。滿地上痰

沫尿屎，臭穢的氣味，熏進鼻管裡，肚子裡就不住作起惡來。想要將息片時，無奈那犯人愁苦悲歎聲，合著叮叮噹當鐵鏈碰動聲，

雜然刺耳，再也合不上眼。只見壁上掛著一盞油燈，那個火只有黃豆般大小，碧淡淡，陰慘慘，一晃一晃，也不知那裡來的風，吹

得這火搖搖欲滅。那柱子的黑影，一動一動，好似一個幽靈鬼物，在那裡揶揄一般。說不盡的悲慘情形，描不完的淒涼況味。

　　回想，數天前，數月前，數年前，我也是很快活很自由很活潑一個人，我與獄外的人本沒有什麼兩樣，每天每時，逞著我的意

思，要怎樣便怎樣，喜歡喝酒就喝酒，喜歡騎馬就騎馬，喜歡遊山玩水就遊山玩水，或是出外去尋訪朋友，或是在家裡同女兒談

天，或是種竹養魚，或是使槍弄棍，意想所及，無一非快心之景。』咳，誰料橫禍臨頭，竟會無端的住到這裡來。』

　　老英雄正在心緒潮湧，忽見裡監門呀的推響，走進兩個禁子來。認得就是王四、李六。柳英雄只道他們又要向自己索取例費，

那知王四、李六倒並不說要銀子，笑吟吟的道：『柳老朋友，你是個好男子，這樁官司一定是冤枉的。我們也替你不平呢。』

　　柳英雄心想，他們方才硬索例費，索不成，現在換軟工來，（缺319字）雙手奉上。柳英雄說了聲對不起，接過手，擱在鼻子
邊聞了一聞，覺著一陣異香，從鼻子裡直鑽進來。問道：『這酒怎麼這樣的香？』李六道：『藥香呢。』柳英雄不疑，骨哆骨哆喝

了個盡。哪知不喝猶可，一喝下時，頃刻天旋地轉，頭裡昏將起來，身不由主的橫倒地下。

　　原來這個酒就是蒙汗藥酒，皆因柳英雄是個拳棒名家。清醒明白，恐怕對付他不下，所以灌了藥酒，蒙的他人事不知再行動

手。柳英雄昏倒在地，這幾個狗男女就鬼鬼祟祟，不知用什麼手段擺佈，只半夜工夫。把個鐵錚錚柳英雄送到鬼門關上去了。禁頭

孫頭兒，照例稟報本官，知縣照例轉詳上司，稟請鄰封相驗。鄰封帶領仵作，到監相驗，自然總是個『確係病死，並無虐待情

形，』具結完案。

　　可憐烈烈轟轟的奇男子，就此完結。只把個柳女士氣得切齒咬牙，怒得握拳透爪，憑著一身本領，定欲與老子報仇。先把老英

雄屍身。領出來殯殮成就，那棺木照例截角存庫。辦畢葬事，就挾著一口刀，等到個天黑，先到那土豪家裡，把他一門良賤，稱心

快意的殺得個乾乾淨淨。然後再趕到衙門，把知縣也殺了。從此便不能在世界上拋頭露面，改扮了男裝，遨遊各省，學那《兒女英

雄傳》上十三妹，尋趁些沒主兒的銀子用度。後來忽念這種營生終非長久之策，就捐了個武職，投到軍營裡當差。卻因辦事勤慎，

紀律嚴明，上頭十分器重，漸漸升起來，升到了統領之職。這便是心泉夫人改裝的原因，你們想奇不奇怪不怪。」

　　春泉、靜齋齊說：「果然奇怪。」

　　周介山道：「梅心泉這個人，本底有點子奇怪，自然所遇的事，沒一樣不奇怪了。」

　　錢瑟公道：「梅心泉還有一樁奇怪事情，真奇怪的了不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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